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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游学活动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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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,四川 成都 61OOf1s)

[摘要]东 汉时期由于统治者奖崇儒术,广设学校,选举重经学、重名节,游 学之风盛行,表现为

游学内容的丰富性、游学方式的多样性和游学者社会出身结构的复杂性,由 此造就了大批专心著

述讲学的经学大师,培养和网罗了大批智能之士充实各级官僚机构,推进了儒家道德教化,促使师

长与学生封建依附关系日益凝固化,并结成庞大的私人学术、政治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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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学作为古代社会各阶层的一种远道寻师受

学的重要文化活动,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,经春

秋、战国、秦、西汉相沿不衰,到东汉时期游学无论

从数量、规模、影响上都超迈前代,成为一道蔚为

壮观的文化风景线。本文拟就东汉游学的原囚、

方式、内容、影响等作初步探讨,以就教于方家℃

- 东汉游学盛行的原因
东汉一代游学非常活跃,《后汉书》明确记载

有游学经历者⊥28人 ,而名师大儒门下从学者云

集,及门弟子数百上千,著录弟子竟有达万六千人

者[1](《儒林列传》)。 游学之风的盛行,与东汉统

治者奖崇儒术、广设学校、选举重经学重名节分不

开。

东汉统治者尊崇儒学。光武帝
“
未及下车,而

先访儒雅
”
[1](《儒林列传》),明帝

“
垂情古典,游意

经艺,每 乡射礼毕,正坐自讲,诸儒并听,四方欣

欣
”
[1](《樊准传》)o东汉诸帝自光武始,多聘名儒

为师,桓荣、桓郁、桓焉先后为光武、明、章、和、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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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帝讲授《尚书》。由于统治者的积极倡导,社会

上攻读儒经蔚然成风,“其服儒衣,称先工,游庠

序,聚横塾者,盖布之于邦域矣
”
[1](《儒林列∫专》)。

“
化民成俗,其必由学

”
,“建国君民,教学为

先
”
[2](282页 )。 为励贤才、崇教化,统治者兴学

倡教。东汉的学校分为官学、私学两种。官学又

分为中央太学和郡国学。光武帝于建武五年(29

年)重兴太学于洛阳,明帝曾到太学行礼讲经,和

帝以后由于政治腐败,太学时兴时衰,顺帝永建元

年(1“ 年)修缮太学,扩建⒛0房 、1850室 ,质帝

时太学生已激增至 3万余人,其中还有远道而来

的匈奴子弟。除中央太学外,地方也普遍设学,分

学、校、庠、序四级,“ 四海之内,学校如林,庠序盈

门,献酬交错
”
[3],官学得到迅猛发展,而私学在

其影响下更是盛况空前。随着经学事业的发展及

统治者对名儒的尊崇,经学大师辈出,他们或著书

述志,或开门授徒。赴师门受业者称
“
及门弟子

”
,

只挂名不受教者称
“
著录弟子

”
。由于及门弟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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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太多,往往由高业弟子转相传授。马融就有
“
门

徒四百余人,升其堂者五十余生,乃使高业弟子以

次相传,鲜有入其室者
”
[1](《马融传》),以 至郑玄

投其门下三年未见师面。官学、私学的兴盛充分

反映了儒学教育的昌盛,也保证和加速了游学活

动的蓬勃发展。

东汉学校教育是儒学兴盛的重要产物,学习

内容基本上是儒家经典,学习目的主要是作官从

政,与之相适应的选官制度便以德才两项衡量人

品,并将学识包括于德行中,称经明行修。东汉选

官的主要方法是察举和征辟,两者均重经学和乡

党评论s尤其是察举,专设明经一科,并倍受重
视。章帝规定州郡按人口比例荐举明经,质帝允

许明经举出的 50-η 岁的年长者进入太学,灵帝

明令通经者可充任议郎官,顺帝则让明经下第者

补为太学生。此外,人们要想跻身仕途,还须博采

美誉。和帝诏令中提出
“
选举良才,为政之本,科

别行能,必由乡曲
”
[1](《和帝纪》)。 士人要想被官

府举辟,必须砥砺自己的德行,或交游于名流学者

之门,以获取声名,从而打开入仕的门径。

二 东汉游学的特点
东汉游学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,表现为

游学内容的丰富性、游学方式的多样性和游学者

社会出身结构的复杂性。

(一 )游学内容以儒经为主而兼及其它各派

东汉儒学被尊为
“
国宪
”
,只要通经就可博取

声望、禄利。名儒桓荣早先家穷仍讲诵不息,后官

拜太常,曾对他的同族桓元卿深有感慨地说 :“我

农家子,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
”
[1](《桓荣传》)。

因此社会各阶层竞相向学,他们或专经研习,如程

曾
“
受业长安,习 《严氏春秋》,积十余年

”
[1](《程

曾传》),士燮
“
少游学京师,事颖川刘子奇,治《左

氏春秋》∵[4](《吴书·士燮传》)。 或兼习几经,努力

成为博学的通才,张纺游学京都,“人太学,事博士

韩宗,治《京氏易》、《欧阳尚书》,又于外黄从濮阳

吒乏《韩诗》及《礼记》、《左氏春秋》
”
[4]((吴 书·张纭

传注))c在学习儒家经籍的过程中,有的求学者

还力图打破师法、家法的限制,注意兼通古今经

文,尹敏
“
初习《欧阳尚书》,后受《古文》,兼善《毛

诗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
”
[1](《儒林列传》),卢 植

“
少与郑玄俱事马融,能通古今学,好研精而不守

章句
”
[1](《卢植传》)。

游学者除崇儒诵经外,还研习其它各派学说。

东汉谶纬盛行,便有不少人钻研此学。任安
“
少游

太学,受《孟氏易》,兼通数经,又从同郡杨厚学图

谶,穷极其术
”
[1](《任安传》)。 樊英

“
著《易章句》,

世名樊氏学,以图纬教授,颖川陈实少从英学
”
[1]

(《方术列传》)。 黄老之学在汉初作为治国方略曾

盛极一时。武帝实行更化,定儒学于一尊,黄老始

衰,延及后汉,但讲习黄老之风不衰。杨厚
“
修黄

老,教授门生,上名录者三千余人
”
[1](《场厚传》)。

而刑名之学显于独尊法治的秦朝,汉初尚黄老而

弃刑名,此学虽遭贬抑仍传授不绝,至东汉仍有以

律令传家者,郭躬
“
家世衣冠,父弘,习 《小杜律》,

躬少传父业,讲授徒众常数百人
”
[1](《郭躬传)):

钟皓世善刑律,“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
”
[1]((钟

皓传》)。 此外,还有研习天文、历算、医学者,张衡

与崔瑗同游太学,两人于五经之外涉猎天文、数学

等方面知识,博学多能,后来张衡成为发明地动仪

的著名科学家,而崔瑗也因在天官、历数方面的造

诣为诸儒所宗。樊阿、吴普则从华陀学医,吴普擅

长外科,樊阿精于针术,成为一代良医。东汉游学

不限于专治经术,反映出文化本身具有较强的继

承性,在儒学独尊、相对封闭的学术氛围中,仍透

出一些生动活泼的气息。

(二 )游学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,结构复杂 ,

人数众多,规模空前

东汉游学者的社会身分和家庭出身状况十分

复杂,上至公卿大族子弟,下至曹掾小吏、贫寒之

士,只要有志求学,都可以不同形式寻师受业。

1.官宦之家、经学世家子弟。东汉权门势家

拥有较强的政治、经济实力和受教育的特权,顺帝

扩建太学后
“
使公卿子弟为诸生

”
[1](《左雄传》),

质帝时梁太后下诏
“
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

学
”
[1]((儒林列传》),因此官宦子弟游学拜师成为

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。马融为将作大匠马严之

子,拜关西名儒挚恂为师,法真为南郡太守法雄之

子,“好学而无常家,博通内外图典
”
[1](《逸民列

传》)。 东汉时期由于对儒学政治、学术、社会地位

的鉴定和推崇,出现了以儒经为家学传承的经学

世家,但其子弟并不完全受家学限制,也可远道寻

师,以增长才智见识。贾逵之父精研儒术 ,“逵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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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父业,⋯
⋯自为儿童,常在太学,不通人间事

”

[叫 (《贾逵传》)。 李合阝之父颉以儒学见称,官至博

士,“合阝袭父业,游学太学,《通五经》
”
[1](《方术列

传》)o

2.位卑秩低的小吏。东汉时期诸如亭长、狱

吏、乡啬夫等均属位卑秩低的小吏,因其地位日渐

卑微而各受人们的冷落,他们中一部分人由地方

官送至京师受业,另 一部分人则以任职为耻或失

去兴趣而弃职游学,如范冉
“
少为县小吏,年十八,

奉檄迎督邮,冉耻之,乃遁去。至南阳,受业于樊

英。又游三辅,就马融通经,历年乃还
”
[1](《独行

列传》)。 王霸
“
父为郡决曹掾,霸亦少为狱吏,常

慷慨不乐吏职,其父奇之,遣西学长安
”
[1](《王霸

传》)o

3.寒微之家子弟。东汉游学突破了门第、财

产的限制,普通民众只要一'b向学,同样可以接受

教育。如高彪
“
家本单寒,至彪为诸生,游太学

”

[1](《文苑列传》);王充拜师求学,自 称出身于
“
细

族孤门
”
,先世
“
以农桑为业

”
,其父
“
以贾贩为事

”

[5](《 自纪篇》)。 贫寒低微的游学者,由 于缺乏经

济来源,必须有人相助或从事劳作,才能人学维持

学业。卫飒
“
家贫好学问,随师无粮,常佣以自给

”

[1](《循吏列传》);桓荣少学长安,习 《欧阳尚书》,

事博士九江朱普,因
“
贫窭无资,常客佣以自给,精

力不倦
”
[1](《桓荣传》),他们都是通过为人佣工而

力学不辍。

4.社会最底层人士。东汉时期即使是游手

好闲的赌徒、犯罪者的子弟、官司在身的亡命徒 ,

只要趋学上进,也可从师受业。吴人许升
“
少为博

徒,不理操行
”
,后在其妻规劝下

“
寻师远学,遂以

成名
”
[1](《列女传》)。 魏朗任县吏时兄长被乡人

所杀,他持刀复仇后逃奔陈国,“从博士谷阝仲信学

《春秋图纬》,又诣太学受《五经》,京师长者李膺之

徒争从之
”
[叫 ((党锢列传》)。 岑眶之父在南阳太

守任上触犯刑律被处死,岑旺
“
往候同郡宗慈,慈

方以有道见征,宾客满门,以旺非良家子,不肯见。

旺留门下数日,晚乃引人。慈与语,大奇之,遂将

俱至洛阳,因诣太学受业
”
[1](《党锢列传》)。

(三 )游学方式灵活多样,不拘一格

其常见的游学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。

一是入太学受业。
“
养士之大者,莫大乎太

学,太学者,贤士之所关也,教化之本原也
”
[6]

(《董仲舒传》)o太学作为京师养士储才的最高学

府和学术文化中心,历来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

誉,成为游学者追慕和向往之地。游学者们或者

经由太常选补,郡国遣送,或 自筹学资,从各地涌

人京师,成为太学生、诸生,就教于学问宏深、志行

纯笃的太学博士。太学中既有白发老翁,也有稚

气孩童。东汉盛行童子科,规定年龄凡在 12-16

岁之间,能通经典者拜为童子郎,予以特殊培养 ,

因此太学中便出现了如臧洪、任延、黄香、杜安等

称显一时的少年天才。其中黄香尤为引人注目,

他年方十二,博学经典,号称天下无双。太学生毕

业后或录用为官,或以著述为务,但也有
“
结童入

学,白首空归
”
者[1](《献帝纪》),灵帝、献帝时就曾

下诏征用这些老而无成者充任郎中、太子舍人之

类的官职。

二是拜伏名儒门下学习。由于通经成为人们

的进身之阶和社会上对名儒学行的仰慕,游学者

在择师方面有所偏重,常从名儒受教。有的拜一

人为师,如杨政
“
少好学,从代郡范升受《梁氏易》

”

[1](《杨政传》)。 有的以数人为师,如郑玄
“
丿币事京

兆第五元先,始通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三统

历》、《九章算术》。又从东郡张恭祖受《周官》、《礼

记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韩诗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。以山东无

是问者,乃西人关,因涿郡卢植,事扶风马融
”
[1]

(《关阝玄传》)o游学者为投拜名师,常常不畏险远 ,

不辞劳苦,反映出他们对择师的慎重和虔诚。李

固
“
改易姓名,杖策驱驴,负笈追师三辅,学五经 ,

积十余年
”
[1](《李固传》引调扌承书)。 孙期因研习

《京氏易》、《古文尚书》而声名日高,因家贫牧豕于

大泽中,求学者在田垄边追随他受教。游学者随

师学经,需潜心专一,才能学有所成。桓荣师从博

士朱普习《欧阳尚书》,“十五年不窥家园
”
[1](《桓

荣传》),而成一代儒宗。卢植师从马融受业,马融

讲经常以歌舞自娱,卢植
“
侍讲数年,未尝转眄

”

[1](《卢植传》),成为名重一时的学者。

三是师事达官显宦。东汉官僚中不乏学问精

深者,这些人为发展个人政治势力,自觉地兼任起
“
丿币
”
的身份,而游学者因其地位、学问亦前往就

教,以此涉足政坛,扩大知名度。杨伦
“
少为诸生 ,

师事司徒丁鸿,习 古文《尚书》,为郡文学掾
”
[l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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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《杨伦传》),钟 兴
“
少从少府丁恭受《严氏春秋》。

恭荐兴学行高明,光武召见,问以经义,应对甚明,

帝善之,拜郎申
”
[1](《钟兴传》)。 但招收生徒的官

僚中也有纯盗虚声、罗致亲信者,据《后汉书·酷吏

传》载,御史中丞周纟亏上书弹劾夏阳侯窦豫
“
学无

经术,而妄构讲舍 ;夕卜招儒徒,实会奸桀
”
。

四是广泛求师。有的游学者求学受教采取灵

活多变的形式,或 先人太学,后投于私学大师门

下,如服虔
“
少以清苦建志,入太学受业¨⋯闻崔

烈集门生讲传,遂匿姓名,为烈门人赁作食。每当

至讲时,辄窃听户壁间
”
[1](《服虔传》)。 或先师从

名儒,后游太学。
“(董 )挟少从师学,兼通数经,善

《欧阳尚书》。又事聘士杨厚,穷极图谶。遂至京

师,游览太学
”
[4](《蜀书·刘焉传注》)。 游学方式的

不拘一格,有利于游学者增广阅历,也有利于打破

汉代经学师法、家法的限制,汇通古今之学。

三 东汉游学活动的影响
首先,游学活动造就了大批专心著述讲学的

经学大师,对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起到了积极的

推动作用。游学之风的盛行使社会各阶层趋学守

文,使游学者努力成为通晓一经的名儒。这些人

学成后除做官为吏外,大多从事教学、著述。他们

中有的由保举、考核充任博士授业。《后汉书·樊

准传》称
“
博士议郎 ,一人开门,徒众百数

”
。有的

聚徒讲学,潜心学术。王充人太学,师从班彪,后

归乡教授,并著书立说,集三十年心志写成哲学政

论巨著《论衡》。郑玄拜数位名儒为师,多次拒官 ,

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,遍注群经,奖

掖后进。对此,清代学者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

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“ 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 ,

门下著录者万人,流风所被,士 皆以通经绩学为

业
”
[7](2"页 )。 在私学大师中,有的来自僻远之

地,他们返乡授业,致力于改变这些地方落后的文

化状况。桓帝时牒柯郡人尹珍,“ 自以生于荒裔 ,

下知礼义,乃从汝南许慎,应奉受经书图纬,学成 ,

还乡里教授,于是南域始有学焉
”
[⊥ ](《南蛮西南夷

传〉)=

其次、游学活动培养和网罗大批智能之士充

实各级官僚机均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巩固了封

建政权t东汉时期因游学的活跃为封建政权输人

了新鲜的血液,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官吏来源的

问题。由于士阶层普遍具有人仕精神,游学者以

学问为官从政者比比皆是。《后汉书·桓荣传论》

载:自 桓荣至桓典,“世宗其道,父子兄弟代作帝

师,受其业者皆至卿相,显乎当世
”
。除进人中央

机构外,许多有游学经历的人还大量涌入地方政

权机关,张皓
“
少游学京师,永元中,归仕州郡

”
[l]

(《张皓传》);魏应从博士习《鲁诗》,扬名京师,“后

归为郡吏
”
[1](《魏应传》)。

再次,游学活动推进了儒家道德教化的社会

化,在引导社会风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东汉

游学者所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,儒家是以伦理

道德为教,正如董仲舒所说 :“教以爱,使以忠,敬

长老,亲亲而尊尊
”
[8](《王道》)。 游学活动的兴盛

使统治者得以借助社会办学力量向人们普遍灌输

伦理道德观念,从而使人们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秩

序。再加上东汉以经明行修、乡党评论作为品核

士人的主要标准,也促使游学者砥砺自己的德行 ,

重视道德修养,儒家道德渐渍社会而成风俗,所以
“
朝政淆乱,奸臣擅权,士风激励,以 敢为敢言相

尚,故争树名节
”
[1](《儒林列传》)o《后汉书·儒林

传论》中将东汉倾而未溃归于
“
学之效
”
、
“
人诵先

王言
”
,虽有失偏颇,但却反映了儒家道德教化在

稳定东汉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。

最后,游学活动促使师长与学生封建依附关

系日益凝固化,并结成庞大的私人学术、政治团

体。游学者远道从师受教,在师长与学牛之问形

成了不可僭越的封建依附关系。东汉无论官私学

都强调师长的权威和学生的服从,在学术上,学生

必须恪守师法、家法,“专相传祖,莫或讠化杂
”
[凵

(《儒林列传》)。 在政治上,依靠师长以图仕进,司

徒鲁恭
“
选辟高第,至列卿、郡守者数十人,而其耆

旧大姓,或不蒙荐举,至有怨望者
”
[1](〈 鲁恭传》)。

在日常生活中,学生除对师长恭敬有礼外,还负有

各种义务c师长居贫,学生要奉命劳作,如李恂免
官回乡教授,常和诸生织席自给.师长蒙难,学生
应全力相救,杨政之师范升因事人狱 ,“政乃内袒 ,

以箭贯耳,抢升之子潜伏道旁⋯⋯武骑虎贲惧惊

乘舆,举弓射之,犹不肯去;旄头又以戟叉政,伤

胸,政犹不退
”
[川 (《独行列传》),范升因此被赦出

狱。但这种救助有时不问情由,不辨是非c夏侯
悼因师受辱沦为杀人犯,“ 以烈气闻

”
[4](《魏志·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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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|享传》)。 光武时名儒欧阳歙因贪污罪下狱,诸

生向天子求情者千余人,平原礼震上书自请代死。

此外,师长故去,弟子必须奔丧、服丧。名儒大师

去世,弟子服丧往往成群结队,乐恢饮药而死,弟

子服丧者数百人 ;楼望、郑玄卒时弟子会葬者千余

人。在为师奔丧的过程中,许多事迹感人至深。

延笃为远吊师丧毅然去官 ;任末千里奔丧途中病

故,遗嘱必陈其尸于师门;张季礼远奔师丧,行至

汝南地冻车毁,刘翊见状慷慨让车,并赞其
“
慎终

赴义
”
[1](《独行列传》)。 在这种团体中,师生相互

依存、荣辱与共,学生推尊其师如其父,而师长除

传道授业外,视学生如子弟,荐举为官,导其成名 ,

有的还在生活上给予照顾。如赵典每得朝廷赏赐

用以资助贫困学生。但师长如遭不测,学生也会

因此而受株连,“党锢之祸
”
中,“党人门生故吏父

子兄弟,其在位者,免官禁锢,爰及五属
”
[1](《 党

锢列传》)。 这种私人学术政治团体的形成不利于

游学者自由、全面地发展,学界政界也因派别林立

陷人一种相对涣散分离的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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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tte111pt at DoⅡ g Han Learning Activities

FANG Yan
(sichuan NorΠ1al Un,versity History Depart1nent,Sicl、 uan Cllengdu610068China)

Abstract: Because its rulers revere ConfucianisⅡ 1, widely set up scho° ls, select °f伍cials

with emphasis on the candidates’ learn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ir reputation and integri-

ty, lea∏ling prevok in the Dong Han Dynasty, and shows an abundance of su砀 ects, a vaⅡety

of patterns and a comphcation of the learners’  fan△ ily and f0cial background, which brings up a

large number of great C。nfucian scholars devoted to writing and lecturing, trains and enhsts a

great number of inte11ectual and able men for bureaucrat setups at a1l levels, pushes° n Confu-

cian moral cultivati。n, contributes to the ∞lidification of feudal dependence of learners upon

their tutors, and forms huge private scholastic and political groups,

Key words:The Dong Han Dynasty;learning activiti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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